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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咨询和辅导。

一开始主要接听的都是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来电话的人

变得不熟悉了，电话也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能有上

百个电话，每天早晨 6 点起床到晚上睡觉，我的两部手机一直

不停，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而接收的大部分都是负面情绪，

那段时间，我的耳朵常常因为接听电话时间过长变得难受——

其实电话咨询在哪儿都能做，但我人在武汉，对于武汉的朋友

来说，可能会对我更加信任。

找我的人里，有因为害怕这个未知病毒的，有对于不熟悉

的处境感到担忧的，大多数人则是来求助的，我常常一个电话

打半个小时，通过医生朋友，我了解到发热者想做核酸检测应

该要走怎样的流程、去哪些医院能检测等，我也把这些信息告

诉找我帮忙的朋友，甚至尽己所能帮他们联系到医院。

做电话心理咨询大概一周后，我发现一个问题。跟我求助

的人里，主要是大学教授、高级白领、私企老板等等，换句话说，

我的服务对象里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产阶级以上，他们手里的资

源相对较多，但更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入者却很少联系我。

我想到，这群失声的人，他们可能连手机都不会用，没办

法给我打电话，不会抢购口罩，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他们

才是我来武汉的目的。

我在武汉有几个朋友，他们在社区值班，我就通过他们深

入社区，还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给我转钱，我拿着这些钱在当

地购买医护物资，包括口罩、酒精、84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体

温计、药品、营养品等，再送到非常紧缺物资的患者、社区工

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那里。

当时，我每天跑几个药店，自己采购、分拣、配送分发等，

口罩还是限购的，但药店知道我是买来捐赠的，就会让我多买些，

到货也会给我预留。近的地方，我就步行去送，远的地方会托

快递小哥，后来志愿者给了我一辆电动车，我就骑电动车送。

戴着蓝防护帽、白口罩，穿着蓝外套、黑裤子，再在脚踝

处套个塑料袋，这就是我的防护措施了。这期间，我还给需要

的人做心理疏导，很忙很累，但很充实。

方舱医院里的“祥林嫂”

2 月 19 日，我随新疆兵团医疗队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跟随心理医生张桂青，为确诊患者做心理疏导。

在方舱医院，我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防护服，是一种窒息憋

　　有急救护理经验，还做过心理咨询，所以去武汉做了

名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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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省界线到湖北。

毛平采买的部分物资。




